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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校出走的学生宋锦西被
找回来了

还没等顾小影打招呼，就
听见同事江岳阳在那边急三
火四地喊：“顾小影，有个学
生离校出走了，留下一封遗
书，说是给你的，你快回来帮
忙找人！”“什么？”顾小影以为自己耳朵坏了，瞪大眼问：

“谁的？”“宋锦西！”江岳阳急吼吼的：“就是你们班那个不怎
么说话的……”“我知道。”顾小影打断江岳阳：“专升本之
前我是他们班的班主任。她现在不是大四了吗，马上就
要毕业了，为什么要出走？”“没时间废话，你打车来学
校！”江岳阳几乎是吼出来的：“人命关天啊！”“马上到！”
顾小影二话不说合上手机就往外冲。

还没等冲出去就听见身后有人急急地喊：“嫂子，我怎
么办？”顾小影这才想起身后还有个小祖宗，真是欲哭无泪，
急匆匆地掏出一百元钱塞到魏艳艳手里，火急火燎地说：

“拿钱坐出租车回家……这是钥匙，有问题的话给你哥打电
话，我学校里有很紧急的事情，我现在马上要去一趟。”“哎，
嫂子，我不认识路……”魏艳艳跟在后面喊。“所以才让你坐
出租车！”顾小影吼一句，撒腿就往外面马路上跑。恰好看
见远处驶来一辆空车，顾小影几乎是风一样冲进车里，还没
等魏艳艳追上来就扬长而去。路边，魏艳艳看见一溜烟跑
得没踪影的出租车，傻眼了。

赶到系里的时候，系办公室已经是兵荒马乱。顾小影
喘着粗气冲进去，一推门，就见所有人像看见救星一样瞪大
眼，江岳阳三步并作两步把顾小影拽到桌边，指着桌上一封
信，语气焦急：“快看，这是给你的，想想能不能找到什么线
索。”“给我的？”顾小影莫名其妙，“我一共带过她两年，她升
上本科后就换班主任了啊。”

她一边说一边打开信笺：算不上多熟悉的字体娟秀而
清晰，带着女孩子柔软的笔锋，出现在顾小影面前。看完
信，顾小影轻轻、轻轻地把信纸放到江岳阳的办公桌上。她
看着信纸上的折痕——新的，折了没有多久。她都可以想
象，锦西在折这封信时，内心会有怎样的温柔与忧伤。以
及，怎样的绝望。

有液体，就这样落下来，打在信笺上。湿了，她用手一
抹，纸上就留下洇湿的一团。从来没有什么，可以真的消失
无踪。伤害不可以，泪水不可以，就连生命也不可以。如同
锦西——锦西，倘若你离开，你的父母、你的朋友，还有收到
这样一封信的我，都要怎么办？

三月，内陆城市的气温在下午两点时升到了最高。
那天，顾小影在这个城市的山顶、湖边转了个遍。中间
管桐打过两次电话，急吼吼地问：“顾小影，你跑哪里去
了——”话音未落就被顾小影截住：“有什么事情回家再
说，我学生丢了，我得去找。”说完就挂断。她没有给管
桐说话的时间，这个时候，除了宋锦西的消息，顾小影已
经什么都听不到了。

在山顶，风呼呼地刮，顾小影抓住游人、保洁员、公园管
理人员……带着哭腔一遍又一遍地比画着问：“你们有没
有见过一个女孩子，比我矮一点点，圆脸，披肩发，挺清
秀的……”人们总是摇头。也有热心的人，陪着顾小影山
上山下地找，还有人建议说要去附近的派出所报案，顾小影
给每一个好心人鞠一个九十度的躬……

就这样，从中午到晚上，顾小影失了魂一样地在这个城
市里游荡。华灯初上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坐在湖边
的长椅上，失声痛哭。电话就在这个时候响起来。顾
小影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接听，江岳阳带着急切的喜悦
和难以掩饰的愤怒咆哮着：“顾小影，回系里来！宋锦
西找到了，你来替我跟她聊聊！我怕管不住我自己，再
一不留神打了她。”“找到了？”顾小影忍不住尖叫，喜悦
在那瞬间竟然变成一种如释重负的心酸，她几乎是哽
咽着说：“等着我，马上到！”说完，顾小影几乎是以百米
冲刺的速度冲到马路边，拦一辆出租车，直奔50公里外的
郊区大学城！

赶到系里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7点多，顾小影马不停蹄
地冲进系办公室，一推门，触目的就是宋锦西蜷缩成一团的
身影，在系办公室的沙发上，无助又可怜。

看见顾小影，江岳阳如释重负，还没等顾小影开口，
他已经大步走过来，拽住顾小影，拖到走廊上。顾小影
刚要张嘴说什么，江岳阳已经开口：“根本没跑远，就在
那年郊游时去过的水库边上发现的。我说什么她都不
开口，精神状态不好，情绪很低落。如果不能让她卸下
这个包袱，就算这次找回来了，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顾小影，你去跟她说说话，她信得过你，你让她想开点。”
江岳阳深深喘口气，压抑住心底的愤怒：“我怕我再说下
去，会忍不住给她一巴掌。”

顾小影抬头看看江岳阳，点点头，没说话。

都说婚后一年是“纸婚”，这个纸到底是什么
纸？砂纸还是白纸？“80后”女生顾小影用她的亲
身经历向读者们展示了婚后一年的“砂纸”生

活。嫁给“凤凰男”出身的省委办公厅秘书管桐后，顾小影发
现，无论是农村公婆的生活习
惯、思维方式，还是管桐作为一
名政府官员的业余爱好、行为
习惯，甚或两人对待事业与家
庭关系的态度，都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分歧与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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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爸爸了
预产期是 2002 年 5 月 29 日。我说

不行，提前剖！我疼我媳妇儿，不想让她
受罪。再说了，我的女儿，必须跟我一个
星座，反正在肚子里待够37周就熟了。

真无聊。可是爱就是这么自私。而
且对我来讲，怎么自私都不过分。

那一年5月21日出生的孩子就是双
子座了。不都说双子座花心吗？我家闺
女宁可像我，轴点儿，也别花！于是手术
日期定在 5 月 20 日，当天打早头一例。
给哈文“掌刀”的是京城名医金燕志大
夫，人称“金一刀”。

一大早我就赶到医院。管停车场的
师傅喜欢看我节目，每天专门给我留车
位。我在病房的窗台上放了一只小鱼缸，
里面是我送给女儿的两条红色小金鱼。

可气的是，所有护士都进去看李咏
老婆生孩子，就不让李咏本人进去！我
站在手术室门口，干着急没办法，只好把
DV交给护士，嘱咐她一定把我女儿出生
的全过程都拍下来。

8 点 15 分，我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
签字，实施麻醉。手术室门框上方的红
灯亮了：手术中。我屏气凝神，在心中数
秒。祈求各路神仙菩萨，都来保佑她们
母女平安。

15分钟以后，突然听见“哇”的一声
哭，尖尖的，细细的。老天爷，我闺女出
来啦！嗓门儿够亮的啊！可是只哭了几
声又没动静了。

哦，估计给孩子洗澡呢，多乖啊，一
声不吭的。我老婆咋样啦？这会儿是醒
着呢？睡着呢？

我在门口浮想联翩，不停地看表。5
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还不出来，
想急死我啊！

正在这时，“哗啦”一声，手术室门开

了。我下意识地来了个挺胸抬头立正站
好。

“女孩儿，6斤 8两！”一个小护士脆
生生的声音。“砰！”门关上了。

我保持立正姿势，回味着，陶醉着。
多么激动人心啊！我当爸爸了！

哟，没给家里报喜呢！我赶紧掏出
手机给我妈打电话。

正低头拨着号，“哗啦”，门又开了。
还是刚才那小护士，探出半拉脑袋说：

“女孩儿，6斤4两！”“砰！”门又关上了。
我愣了一下，冲里面大喊一嗓子：

“那4两哪儿去了？”
后来看了录像才知道，小家伙太可

爱了，称体重的时候一直在尿尿。大夫
直说：“宝贝儿别尿了，再尿咱还得称一
回。”更绝的是，剪脐带的时候，她那一双
小手紧紧抓住大夫的剪刀，贼大劲儿，掰
都掰不开。

又过了大约 5 分钟，一位护士抱着
我女儿出来了，她闭着眼睛，睡得挺香。
我向每一位医生、护士鞠躬，认识不认识
都说谢谢。“谢谢您把孩子洗这么干净。”
人家忍俊不禁，说：“还没洗呢，剖宫产本
来就挺干净的。”

走廊上堆满了朋友送来的鲜花，声
势浩大，一溜排开，得有 20 多米。不敢
放在房间里，怕孩子花粉过敏。结果护
士们个个都过敏了。

我让医生先送孩子回房间，自己留下
来等哈文。相濡以沫这么多年，要是这会
儿我只顾护着那个刚出世的小家伙儿，也
太不仗义了。老婆安全，才全家安全。

哈文精神很好，一点儿没受罪。录
像显示，“金一刀”倒拎起孩子，“啪”一拍
脚，“哗”一撸脸，哭出声后抱起来，放在
妈妈怀里，让妈妈吻一下，哈文表情木
然，完全没找着当妈的感觉。

陪哈文回到病房，望着她们一大一
小，我的心像被什么暖融融的东西紧紧
地包裹住了，俩字：踏实。突然想到一个
词：大爱无疆。怎么形容这种爱呢？它
连边儿都找不着，比无疆还无疆。

女儿真可爱啊，皮肤红红的，毛茸茸
的。脸蛋比茶杯盖儿大不了多少，小拳
头攥着，也就是个鹌鹑蛋。再比比小脚
丫，还没我小拇指长呢。

她长得多好看啊，小鼻子小嘴，就是
眼睛还有点儿睁不开，睫毛也还没长出
来。她身上流着我的血，她就是我，我就
是她。她笑我就笑，她疼我就疼。

我正趴小床边全神贯注地看呢，“阿
嚏！”小家伙突然打个喷嚏，吓我一跳。
闺女，行啊！刚出来这么会儿，打嗝放屁
全无师自通啦！

中午，我把手机设置成免提状态，接
通了几个大寺。按照穆斯林的习俗，电
话那一端，大阿訇们诵起《古兰经》，为我
初生的女儿祈福。

女儿出生前，我们请过一位德高望
重的阿訇为她取名字，个个寓意深远，富
贵吉祥。有“高人”指点我们说，女儿像
她妈，阳气足，挺倔，要选一个阴柔点儿
的“压一压”。于是我们选了“法图麦”这
个女孩气十足的名字。一个月以后，我
们偶识的另一位大阿訇才道出其中深
意：法图麦，就是圣人的女儿。

我倒吸一口冷气：闺女，你
这名字是真不赖。

从恶童出世，到不羁少年，再到一个不甘认命的热血青年；从维系四年的初恋，
到十七年后仍然完美的婚姻，再到父母之恩、为子之孝，还有对女儿的舐犊情深；从
当年一脚“狗屎运”踏入央视，到远赴西藏的怀才不遇，再到《幸运52》的从天而降，

《非常6+1》、《梦想中国》、《咏乐汇》的异军突起。李咏道出了一切绕不开的经历、感
悟、感恩，当然还有绕不开的痛苦和牢骚，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俗人李咏。

叶萱叶萱 著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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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约

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抛售罗邦
“放心，赵云狄还不上，我还，但是您

得按我的要求去做，把赵云狄和林康给
我做了！这两个小子我一个也不愿意看
到！”“得嘞！你想让他们怎个死法？”

“嗯，我们私募界有一规矩，就是跳楼。”
在“柴火棒”

与王雨农大笑之
时，赵云狄正坐
在那间办公室里
对着绿绿的盘面
发呆，他何尝不
知道借地下钱庄
的钱蕴涵着巨大
风险，可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除
去地下钱庄又有
谁敢把这么多钱
借给他呢？

这一千万资
金是赵云狄用作

不时之需的后备资金，到了最危急关头，
这些钱或许能稳定一下罗邦股票下跌的
股价，到时配合上市公司再出些利好，说
不定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

集合竞价开始了，赵云狄颤抖地打开
罗邦股票一看，心顿时冷了起来，几百万手
的罗邦股票在跌停板堆积！虽然他早已
预料到这个结果，但真正面对时，他的心还
是在颤抖。还好，大部分筹码还在自己手
中，市场消化一下消息的不良影响后，会稳
住局势的。赵云狄自我安慰道。

林康打完电话走了过来，说：“第三
方营业部告诉我们，王雨农锁仓的那部
分罗邦股票还在。可是我查看最近一个
月罗邦股票成交分析报告了，感觉有些
不正常。”他将罗邦股票资金流量分析报

告放在赵云狄面前，说道：“这个月罗邦
的资金量突然大了起来，以前我们认为
是各路资金进场抢筹所致，按照这样的
资金量，理论上每天应该能涨7%，可是，
每天上涨的只有6%。因此，我判断王雨
农的资金已在高位偷偷减持了。”

“这份报告我早看过，问营业部，他
们说是基金在调仓。妈的，我们真的被
那帮王八蛋给骗了。”赵云狄怒不可遏，
一拳将跟前的电脑屏幕打得粉碎，手上
哗的一下涌出了鲜血。

赵云狄找到营业部的王经理，王经理
轻描淡写地说：“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清
楚，或许是王雨农利用电脑黑客侵入公司
的网站，解得密码，偷偷出货了吧。”最后，
他甚至建议赵云狄，“实在不行，赵总，你
报案吧，让证监部门介入，也好洗刷我们
的罪名。”“林康，那个收我们钱的王经理，
肯定也收王雨农的钱了，不然，他不会明
着帮我们，暗地里帮王雨农。这一次，他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会把我们往死里逼。
不过，不要紧，我已经向地下钱庄借钱了，
在下跌趋缓时买进罗邦，稳定股价。”赵云
狄盯着林康，一字一顿慢慢地说道。

“跟地下钱庄借钱？他们可都是黑
社会啊。再说了，这个时候再买进罗邦，
岂不是白白送死？我们也赶快从罗邦撤
退。”林康大惊道。“撤？我也想撤，可是
撤得出来吗？我们占有那么多筹码，怎
么能跑得了？谁能接我们的货？我们现
在能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稳定住
罗邦的股价，然后再想办法。”

罗邦股票的股份稍微稳定了几天，
报纸上又登出一则新闻：会计师事务所
董事长、总经理等被捕。坊间立刻流传
说，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总经理之所以
被捕是因为这家会计师事务所替罗邦集

团做假账。于是罗邦股价又一次似雪崩
一般塌陷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抛
售罗邦，小道消息也在传，罗邦股票所有
的业绩都是做的假账，是亏损的。尽管
罗邦股票一再披出“公司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消息”，但抛售罗邦的浪潮一
浪高过一浪，不可遏止。

转眼间，赵云狄借来的用来购买罗
邦的一千万资金已消耗殆尽，罗邦股票
的股价又一次雪崩下来。

罗邦股票处于雪崩之时，远在郑州的
谭援朝也遇到了极其严重的危机。几个
月前，他来到郑州，潜伏在期货市场上不
动声色地，一点一点地慢慢地买进。其实
在他开仓下单之初，吃过大亏的南阳帮就
已经发现了他的行踪，嗅到了某种危险。

他们中间有个叫冀德谋的人，忧心
忡忡地说:“我们根本不是谭援朝的对手，
要想战胜他，就得另请高人。”其他人早已
领教过谭援朝的厉害，知道他计谋多端，是
一个打仗不要命的主儿，都赞同冀德谋
的话。于是就把浙江的李荣请了过来。

李荣出山之后，命令南阳帮假装不
知谭援朝潜入，每日里放单收单，暗地里
却集中大量资金，应备作战。同时，他还
联络当地有号召力的期货公司、大机构
及一些大户参与进来，由于资本的嗜利
性，到后来甚至江浙、山东、河北一带一
些知名主力也加入了他们的战团，与他
们共同进退。而此时，谭援朝还蒙在鼓
里，幻想着南阳帮还像上次那样变成一
队队举枪投降的资金运输队。

谭援朝采取了和上一次一模一样的
攻击策略，刚开始缓慢震荡推高，走势颤
颤似乎很软弱，诱使南阳帮加仓摊低成
本，然后突然逼空。可是这一次
南阳帮没有上当，毫无反应。

商战
风云

数年前，在一次股市的多、空之战中，以赵云狄、林康为首的私募基金——金鼎投资，和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
金，达成锁仓协议分食利益。孰料，以王雨农为首的私募基金——鑫利投资背信弃义，导致金鼎投资惨败。以至于
其基金掌舵人赵云狄跳楼，林康远走海外。数年后，林康回国组建私募基金——鹏达投资。在摄取巨大利润的同
时，暗中积蓄力量，以期与鑫利投资进行最后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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